
玫瑰大头菜，是许多老昆明人舌尖上
的乡愁。在老昆明人的记忆里，玫瑰大头
菜是一道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开胃酱菜。
2015年，82岁的芮德昌一个人注册成立
酱菜厂，还把自己的头像作为注册商标。
如今，87岁的他依然守着上千个酱菜坛
子，专心做“酱人”。

因为家里穷，芮德昌才11岁就外出
谋生。那是 1945 年，他在昆明一家叫做

“玉珍园”的饭馆做勤杂工，饭馆老板让他

去威远街上买玫瑰大头菜。“那时候永香
斋是用大瓷缸泡着卖，我自己也买来吃，
一吃就吃了几十年。”说起那特别的滋味，
芮德昌脱口而出：“嫩！脆！回甜！”

曾经，在老昆明威远街口，“芥酱名
家”永香斋酱园几乎无人不知。有资料记
载，永香斋“滇池牌”玫瑰大头菜始创于明
末清初，曾在1911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
上获奖状，1921年又在云南省劝业会物
品展览会中获奖状和奖章。1956年，公私
合营，经营酱菜的永香斋、品香斋、允香
斋、益斋等13家酱园合并成立了“国营昆
明永香斋酱菜厂”。

公私合营之后的几十年间，“永香斋”几
经更名复名，直到2000年与拓东酱菜厂合
并，又更名为“昆明拓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至此，“永香斋”这个老字号彻底隐入历史记
忆，玫瑰大头菜也日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起初，永香斋酱园收购莴笋、苤蓝、子
瓜、十香菜、生姜等到作坊腌制，制成清爽

可口的酱菜后，用大瓷缸装盐水浸泡，售
卖给饭馆和各家各户。随着生意日渐兴
隆，作坊又开始加工糕点、蜜饯，以及芥
菜。有一天，伙计觉得加工糕点所剩的玫
瑰糖糖沫扔了可惜，便放进了芥菜缸中。
没想到，玫瑰糖的香味浸入芥菜，让芥菜
鲜美回甜，这比起初只是用食盐浸渍腌制
的多了一股“清香甜润”的味道。

白露前后，种下芥菜，初春便可收获。
但芥菜苦涩，难以入口，盐水腌渍抽出苦
水，玫瑰糖的香甜之气在密闭的土坛里不
分昼夜地熏染，时间沉淀让芥菜“重获新
生”——玫瑰甜咸大头菜，相传就是因店
伙计的“节俭”而生，因独特的风味在民间
流传开来。

1999年，芮德昌从“亲家那头”学来手
艺，开始酱制玫瑰大头菜，亲朋好友吃了
都说“就是这个味道”。2015年1月12日，
芮德昌个人独资企业“瑞德斋酱菜厂”正
式注册成立。时至今日，他这个厂里只有

他一个“正式工”，其他人都是临时需要临
时聘用。他说做酱并不需要长期雇人，临
时雇人“帮忙”，他负责“指挥”、“监工”，这
可以大大降低成本。

“腌芥菜前，我都是用老白干来清洗，
消毒杀菌，说出来很多人都不信！这是给
人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吃进去就拿不出来
了，开不得玩笑！”芮德昌正是凭着这份良
心和自信，他用自己本人的头像照片注册
为商标，商标下还明明白白地落着他自己
的姓名。

玫瑰大头菜，是许多老昆明人舌尖上
的乡愁。一位食客说：“云南人咋能没有腌
菜呢？一碗稀饭，搭上切丝大头菜，简直就
是绝配。但是，这几年市面上的玫瑰大头
菜好像越来越少见了。”很多老昆明人都
有这种感觉，大概因为玫瑰大头菜不是什
么“大菜”、“硬菜”，只是一道用来调味、开
胃的小菜。

“家里头两个姑娘都劝我不要做了，
但是我舍不得啊，这是一种文化！丢掉可
惜了……”芮德昌的女儿远在日本，家境
也算宽裕，经常劝他不要这么操劳，但他
始终还是舍不得放下。他还说：“我希望我
死后一百年，大家还能吃到这种口味的大
头菜。” 黎鸿凯

＞ 凡人小事

“酱人”芮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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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云南人

11个人、7艘执法艇、6间板房、
1个篮球架……昆明滇池岸边、西山
脚下的周培源旧居旁，驻扎着一支
渔政执法“兄弟连”，24小时不间断
护卫滇池鱼儿。“兄弟连”所在的龙
门湿地渔政码头，隶属昆明市滇池
管理局渔业行政执法处，负责滇池
北片区的巡查工作。他们驰骋在茫
茫水域上，取缔违禁渔具、打击偷捕
盗捕，为滇池生态筑起了一道牢固
的屏障。

快艇执法，听起来很酷，实则很
苦。早春时节，水面上本就寒气袭
人，执法艇速度又快，风飕飕刮过，
直吹得人打哆嗦！滇池也并不像岸
上看起来那么风平浪静，一个浪接
着一个浪，执法艇每隔两三秒就会
像碾过大石头般颠簸起来，遇到大
一些的浪，直接飞溅到艇上，落人一
脸一身。“今天风浪还不算大！”张釉
田 腾出手来擦了一把脸上的水，淡
定地继续驾驶执法艇前进。

取缔违禁渔具是“兄弟连”的一
项常规工作，“你看看这个地笼，有
20多米长，网又密，连小鱼小虾都跑
不掉！”尽管见惯了违禁渔具，但看
到那么长的地笼，张釉田 还是免不
了生气，看到网里有鱼虾，他严肃的
脸上多了几分关切，叮嘱工人，“快
把它们放掉！放掉！放回水里！”

每次取缔违禁渔具，都会清理

到为数不少的“地笼”“迷魂阵”“大
渔网”等。夜晚巡查更少不了跟偷
捕、盗捕者“正面交锋”，除了各类渔
网，还会缴获到橡皮筏子、机动筏子
等大型捕鱼工具。

张釉田 告诉记者，龙门湿地渔
政码头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都
要有人值守，尽管11个人轮班，但往
往一驻守就是几个星期甚至一个
月，“这里相当于我们的第二个家！”
正因为长时间的相处，加之渔政执
法又是需要高度配合的工作，队员
之间逐步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和十
足的默契，“跟兄弟一样，互相配合、
互相照顾。”

除了枯燥，渔政执法人员还要
应对天气、季节以及偷捕盗捕分子
带来的潜在危险。说起工作的不易，
张釉田 很是淡然，“滇池是昆明的母
亲湖，渔业资源又是滇池生态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份工作总要有人来
做。”让张釉田 欣慰和自豪的，是滇
池一年一年地在变好，“我们码头处
在下风向，刚来的那几年，夏天蓝藻
和漂浮物特别多，一块一块的，相当
难闻！现在蓝藻和漂浮物少多了，水
也清了很多！”水质的变好，也为鱼
儿提供了更好的生存空间，“我知道
有一种池沼公鱼，以前非常少，从去
年开始，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念新洪 罗春明 赵普凡 赵勇

渔政执法“兄弟连”
＞我和我的祖国③

执法艇在滇池上巡航 新华网 罗春明 摄

我的母亲在七岁（1940年）的时候，
就经历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我母亲说，
有一天，她和大伯父摇着一条船，正在
滇池边上一起收割水谷子。（注：水谷子
原是一种在滇池边长得很高，但是产量
很少，在滇池湿地里面生长的谷种。）这
个时候，日本鬼子的飞机又来轰炸昆
明。她说，她看见那种黄颜色机身，翅膀
上涂着膏药旗标志的日本人的飞机机
群像老鹰一样突然从滇池西山那边的
云层里面钻了出来，直接向昆明巫家坝
机场等地俯冲并投下炸弹。

我的家乡徐家院离昆明巫家坝机
场不远。我母亲说，日本飞机很猖狂，飞
得很低，边扫射边投弹。当时大伯父被
这场景吓着了，一下子从船里面掉到了
滇池水里去了，差点被淹死……

相关的资料显示：1940年前后，由
于国民党的防空能力已经丧失，空军损
失殆尽，面对洞开的领空，日本人的飞
机非常猖狂。常常是在没有战斗机护航
的情况下，从越南河内起飞，飞临昆明，
几乎每天狂轰滥炸昆明两次。

我母亲说，日本飞贼十分变态，逢
人扫射，在人口稠密区投下炸弹，老百
姓死伤不少，日子过得惨不堪言。

虽然当时国民党军队曾组织对空

射击，但由于防空武器十分落后，高
射炮发射的炮弹无法达到飞机的高
度。不但打不到日本飞机，有一枚高射
炮炮弹落在了徐家院村的一间房子的
墙根脚下，还未爆炸。把一村子的人吓
得够呛。后来派了工兵来，才将炮弹
挖走……

科技落后，老百姓遭殃，可见一
斑。好在我母亲说，后来，美国的飞虎
队来了。我父亲也到巫家坝去了，和村
里人一起帮助美国人修机场。他们几
十人排成一排，顶着烈日，身上勒着绳
子拉石碾子，硬是修出了一条跑道。美
国的飞虎队战机就从这些跑道上起
飞，迎击日本飞机，才把日本飞机打
跑。后来，中美两国军民并肩作战，以
巫家坝为基地轰炸日本人在保山和广
西、越南的军事基地，日本飞机才再也
没敢来炸昆明。

老母亲多次说到这件事，她说，我
们要谢谢那些美国人。不然，昆明很多
人还会被炸死……

同时，她也不忘加上一句：今天，我
们老百姓再也不用过那种担惊受怕的
日子了，也要感谢我们的国家，科技发
达了，就没人敢来欺负了。

记录人：李洪峰

老母亲的“飞虎队故事”

美国飞虎队
员 奔 向 P- 40 飞
机迎战来袭的日
军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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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又温柔，张老师她哪儿都
好。”这是五年级学生陈妍如对张玮
琳的评价。张玮琳是一名青少年户外
安全教育老师，看似温柔内敛的外表
下，是张玮琳激情有闯劲儿的内心。

“我想让更多人参与户外运动，
因此，我要把这份工作用力做好。”这
是张玮琳的梦想，实在却不简单。从
事户外运动相关工作6年多，经验丰
富的她，从未有过丝毫犹豫和动摇，
哪怕如她所说，这并不是能“挣钱”的
工作。上大学时，张玮琳就加入定向
越野校队。在2012年，经过选拔张玮
琳进入省队代表云南省，赴天津市参
加全国第九届大学生运动会。

“我非常热爱户外运动，以至于
我大学一毕业，就毫不犹豫一头扎进
户外运动中。”大学学习会计专业的
张玮琳，毕业后一直从事户外运动。
积累经验后，和一群同样喜爱户外运
动的年轻人，一起创建了属于他们自
己的梦想基地——云南擎苍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

他们开始了主要面对青少年开

展的户外安全教育工作。张玮琳选择
了一份与专业基本毫无关系的工作，
开始用脚步丈量自己的梦想。“遇到
困难就解决困难，压力过大就释放压
力。”张玮琳和她的伙伴们积极向同
在创业的朋友交流请教，主动作为，
整合资源，开拓思路，创新发展。

“老师怎么捕鱼？”“斧子怎么
做？”“怎么打孔呀？”“绳子和锅呢？”

“老师您看我做得对吗？”…… 此起
彼伏的询问声如同3D环绕音效一
般，从四面八方袭来，这是张玮琳的
上课日常。

每个学生都像一本《十万个为什
么》，但张玮琳从未觉得心烦。“我想
做的就是解决他们的问题，把他们小
脑袋里的问号一个个‘弹飞’。”张玮
琳边说边笑，开心得像个孩子。特地
煮鸡蛋带来送她的学生，对她频频竖
起大拇指的家长，这些来自学生和家
长的每一份认可和赞许，都是张玮琳
为工作努力拼搏的最大慰藉。也正是
这份温暖，让创业路上的“刺”变得微
不足道。 李吒 韩成圆 文/图

＞ 追梦人

张玮琳：因梦想而温暖

近日，欧盟研究理事会发布，昆明理工大
学交通工程学院陈峥教授在英国伦敦玛丽女
王大学Guang Li教授指导下，成功获批欧盟

“地平线-2020”研究与创新框架“玛丽·居里
学者计划”资助。借助于该项目的资助，主要
从事电动汽车分层最优能量管理研究。

以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命
名的欧盟玛丽·居里学者，与英国牛顿学者、
德国洪堡学者并列为欧洲三大杰出人才计

划，是欧盟资助个人科研的最高奖项之一。
根据欧洲研究理事会安排，陈峥教授将在伦
敦玛丽女王大学工程与材料科学学院开展
合作研究。

“玛丽·居里”行动是欧盟“地平线-2020”
研究与创新框架在科研人才培养方面发起的，
旨在资助全球顶尖科研人员与欧洲开展合作
研究，以期促进科学进步、加强科研人员与欧
洲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 施铭

昆明理工大教授陈峥获“玛丽·居里学者计划”基金资助

“人家总问我，读了那么多年
书，不坐办公室，跑来山上呆着，这
不是白读了嘛！”如果不是有人介
绍罗康，很难看出眼前这个头发微
卷、皮肤黝黑的小伙已经从事鸟类
生态学研究近 8 年的时光，而且他
还是中科院一名在读博士。

因为爱鸟，他从小就在山上到处
找鸟，看鸟。为了与鸟相伴，大学开始
学习生态学，从研究生开始便放弃在
城市研究的机会，一头扎进云南省哀
牢山深处与鸟为伴。

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罗康发现
很多栖息在哀牢山中的鸟儿无法在
人工松林中筑巢。经过多方研究，罗康学习西
方国家应用比较广泛，并已有100多年历史的
人工巢箱，为这些鸟儿建筑“别墅”。通过两年

的努力，目前，他已为鸟儿搭建“别墅”500 余
所。入住率已经达到了22%，而且还在不断的
增加。 党晓培 /文 陈飞/图

“““鸟博士鸟博士鸟博士”””为鸟儿建为鸟儿建为鸟儿建“““别墅别墅别墅”””


